
程何：“脱轨”的朗读者

“‘脱轨’。我非常喜欢这个词。”

她就是程何，全国唯一一个职业音乐剧译配。

偏离轨迹的开始

程何今年26岁，你也许不知道，这个年纪轻轻

的女生，已经参与或主导过《妈妈咪呀!》、《猫》、

《Q大道》、《一步登天》、《狮子王》、《我，堂吉

诃德》、《音乐之声》七部经典音乐剧中文版的译

词工作。音乐剧译词人，专职只做这一件事的，内

地也许还真只有她一个。

毕业于清华大学生物学系的程何，本该走上

父母期待的另一条大道，和同学们一样去海外

深造，成为大型实验室里的研究员。一次“无心

插柳”的尝试，让她的漫漫人生就此偏离了预定

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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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日，央 视《朗 读

者》的舞台上出现了这

样一位嘉宾：娇小的身

材，顺直的长发，一张

娃娃脸再配上黑框眼

镜，怎么看都是个涉世

未 深 的 大 学 生。她 的

身上贴着这样的标签：

9 0后、保 送清华、理

科学霸、书香门第。然

而，她 却在21岁的时

候放弃了清华推研直

博的机会，选择了一条

从未有人走过的路。

2005年3月，《剧院魅影》英文版在上海大

剧院连演100场后落幕，全场座无虚席。这是音

乐剧大师韦伯1986年创作的作品，第一次来到中

国，便创下原版音乐剧在中国驻演场次和时长的

新纪录。

那一年程何15岁，正在准备中考。虽然从家

乡浙江湖州到上海不远，但家人拒绝了她去上海看

《剧院魅影》的请求。既然看不成，程何就只能买

CD回家。那时的MP3播放器大多只有128MB或

256MB的容量，放不了几张专辑就满了，她躲在

房间里一边翻字典、一边反复听。最喜欢的《悲惨

世界》听过二三十个版本，唯独没有中文版。

于是，程何就开始自己尝试翻译。她人生

中翻译的第一首音乐剧歌曲是《贝隆夫人》的

“Another suitcase in another hall”（换个衣

箱换间房）。那时，她还喜欢泡在中国第一个专门的音乐

剧论坛爱音客上，没有人知道ID背后的她只是个高中生。

在把翻译后的歌曲发到网上后，第二天就有一位网友翻唱

了她的译本。程何惊喜地意识到，自己写的歌词居然可以

唱，而且唱出来还很好听。

高三那年，程何得到了保送清华大学的考试资格。对

于她而言，到北京的意义远不是参加考试那么简单，而是

终于有机会可以和在音乐剧论坛上相熟的朋友们相聚。

轻松的心态让她超常发挥，幸运地通过保送考试，被清华

大学生物学系提前录取。在同学们不得不为高考焦头烂

额时，程何拿到了最大的“护身符”，她干脆连课都不去上

了，每天把自己锁在房间里，无休止地听音乐剧、听民谣，

学吉他。

没什么能阻挡追梦人的脚步

上了大学，音乐剧之于程何，不再只是耳机里跟着哼

的旋律。2009年，程何认识了同为音乐剧爱好者的贾懿。

她们共同翻译了音乐剧《吉屋出租（Rent）》，这也是程何

第一次翻译的整剧音乐剧。她们决定以OCC工作坊的形

式把《吉屋出租》这部音乐剧汉化并排演出来，OCC意味

着Original Chinese Cast，即中文原版。排演《吉屋出

租》的演员们，大多来自爱音客论坛。同为业余爱好者的

他们，和程何一样渴望接近音乐剧。

《吉屋出租》的上演时间定在了2010年春节假期的

最后一天，朝阳九剧场，那是当时全北京能租到最便宜的

场地。由于剧场不愿春节加班，只同意租给她们2天。2天

的时间，可想而知排练是多么条件艰苦而又时间短暂。

程何仍清楚地记得，在那个逼仄的小剧场内，当音乐

剧进行到第二幕《再见，我的爱》的时候，台上演唱者们哭

成一团，台下观众各自抹泪，没有轮到的演员和工作人员

也在幕后泪水涟涟，全场的情感仿佛是一个整体一样，统

一而又真切。这一刻，程何真心感受到了戏剧所带来的情

感的共鸣，这也是她今后做很多事时的动力。

为了争取更多资源，程何和贾懿制作了音乐剧的企划

书，在一次活动上，冲破保安的阻拦，非要硬塞到前华纳

唱片音乐总监宋柯的手里。一方是真正意义上的草台班

子，一方是行业内的前辈巨擘，怎么看都像是痴人说梦。可

是，没有什么能阻挡追梦人的脚步。

《吉屋出租》工作坊吸引到了一些业内人士的注意。

2011年，大三的程何加入了《妈妈咪呀！》中文版的前期

翻译小组，翻译了几首面试演员用的曲子。“我是一边解剖

小白鼠一边翻译的”，程何常会和别人形容这个画面：实

验室操作台上的冰盒里，放着要抽血化验的小白鼠，再旁

边就是正在翻译的歌词本。直到现在，程何都更习惯用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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